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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基础组成部分，日趋复杂的外部风险和农业固有的脆弱性特

征，阻碍其现代化进程和高质量发展。文章建构“压力-状态-响应”的 PSR 模型，测度安徽省农

业经济韧性水平，分析其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近年来安徽省农业经济韧性水平虽显

著提升，但整体水平偏低。具体表现为：近五年皖北地区农业经济韧性水平提升较快，农业基础

设施建设不断加强成为其水平提升的主导因子；皖中地区表现为合肥市的单核发展特征，主要源

于农业科技进步和机械化耕作水平的提升；皖南地区生态环境敏感度高，农业经济韧性水平整体

偏低，农业经济规模是影响该地区韧性差异的核心因素。为进一步提升农业经济韧性水平，针对

异质性特征，需要对农业产业空间布局优化，增强农业经济韧性内生发展动力，拓宽农业产业投

资渠道，提高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质量，继而推进安徽省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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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业是人类社会文明生存发展的本源，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中一切物质生产部门与非物质生产部

门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其健康发展程度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放在了第一位。随着城乡关系外延与内涵的不

断扩展，城乡发展在制度设计、设施供给、生产要素分配等要素驱动下差距不断扩大，长期“城乡二元结

构”阻碍了乡村发展，加剧农业经济的脆弱性，尤其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对粮食生产安全和农业稳定发展

提出了更高要求。反观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固有矛盾，快速城镇化进程以及城乡工农产品“剪刀差”给农

业生产带来的诸多挑战，加上长期以来相对滞后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固有的脆弱性，严重阻碍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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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农民生活质量稳步提升。因此，如何最大限度降低这些不确定性风险对农业经济的

冲击，有效规避因疫情肆虐、宏观调控、市场波动等不确定因素引发的粮食安全问题，增强农业经济的抗

风险应对能力，对于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实施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韧性”概念最早由生态学家 Holling 提出，即自然系统应对自然或人为原因引起的生态系统变化时

的持久性。具备韧性的系统具有以下特征：①承受剧烈变化后仍然能控制系统功能和结构；②系统能够进

行自组织应对外部变化，实现适应能力提升。韧性内涵和外延的不断扩展，成为诸多学科理解专业领域复

杂问题的有效途径
［1-3］

。而农业经济作为国家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在韧性不仅有利于增强农业

产业竞争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还是乡村应对外部冲击扰动仍能保障和支持经济系统平稳运行的重要

能力
［4］

。基于以上认知，本研究对安徽省农业经济韧性进行系统性测度，全方位分析省域农业经济韧性空

间的差异状态，探究影响韧性水平的主要因素与影响程度，以期明确安徽省农业经济韧性的时空分异格局

及其影响因素，对推动安徽省农业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区域农业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回顾

相较于以防灾为主的城市韧性研究，关于农业韧性发展的研究更多关注农业经济韧性概念、韧性测度

与评价、韧性影响因素等，研究内容较为广泛，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建构农业经济韧性的重要性展开

研究。既有研究指出，农业发展韧性是保障农业产量供给和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关键，而农业经济韧性

作为农业发展韧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通过完善农业经济基础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等方式，增强农户面

临不确定经济事件时的应对能力和自适应能力
［5-8］

。在快速城镇化和农业制度变迁的背景下，部分学者通

过对广大农村地区的韧性展开实证研究，明确了农业经济韧性具有适应并转化内外部系统风险的能力，主

要体现在提供了令人满意的经济收入和多样化的工作机会等方面
［9］

。

当前我国农业发展仍然以小农经济为主体，存在集约化程度不高、生产效率较低、要素资源浪费等问

题，传统农业发展模式难以满足农业经济韧性建构的现实需求
［10］

。

因此，农业科技的广泛运用和社会资产的大量投入成为农业经济强韧性的重要表现
［11］

。总结而言，学

界对农业经济韧性建构的重要性已经达成基本共识，但各领域学者们对于农业经济韧性的内部组成要素和

相互作用关系存在不同的认知。部分学者将农业经济韧性看作是乡村韧性的子系统，表征乡村产业发展的

经济状态和产业资本，引入农业产值、企业数量、农业商品化率、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经济维度指标，联同

生态、社会、基础设施等系统要素一并纳入系统韧性指标体系
［12-14］

。

还有部分研究聚焦于乡村经济内核系统的资本存量及其耦合关系研究，多从面临外部风险扰动时的抵

抗能力、稳定运行能力以及恢复重构能力三个层面解构农业经济韧性，以农业生产资本、社会资本、人力

资本等要素构成及其状态水平表征韧性发展阶段，并测度乡村主体调动自身资源、形成农业经济风险响应

的韧性区间，最终对影响农业经济韧性建构的关键要素进行甄别，以此提出针对性的优化发展策略
［15-16］

。

一方面，已有文献在考察农业经济韧性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时，多从资源交换的视角出发，通过

理论分析、指标体系架构等方法研究农业经济和区域发展，但空间媒介的缺失导致了两者之间研究内容的

部分割裂；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关注到了农业经济韧性在省际与区域间的空间差异，但对该异质性作用的

影响多采用主观聚类的研究方法进行讨论，如地理空间聚类、经济发展水平聚类等，这使得研究结论受主

观感知的影响较大。综上所述，本文研究安徽省农业经济韧性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边际贡献主要有

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从农业经济发展的角度探究时空演变下的异质性特征，阐明乡村系统要素与农业经

济韧性两者之间的关注农业经济韧性在安徽省内的市际差异，根据指标水平分布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厘清



空间演变的内在逻辑，为统筹区域农业经济韧性协调发展提供参考；其三，将空间效应纳入影响因素的分

析范畴，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安徽省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甄别主要因素的同时确定两两间交互作用

关系，克服主观理解的偏差以及指标的内生性问题。

三、研究方法、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1“.压力-状态-响应”模型（PSR）

PSR 模型（Pressure-State-Response，即压力-状态-响应）最初由加拿大统计学家 Rapport 和 Friend

提出，是环境研究领域常用的评估模型。由于 PSR 模型具备动态的系统论思想，常被应用于生态安全评估、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估以及各类灾害的风险评估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PSR 模型由“压力”“状

态”“响应”三类指标所构成，其中压力指标是指自然过程或人为活动对环境系统施加的压力，重点解释

系统为何产生变化的问题；状态指标是指环境系统在面对压力时自身的状态，反映了环境要素变化的特征；

响应指标则是系统为适应并应对变化而做出的自我调适，是系统为减轻、预防或恢复变化而做出的行动措

施。压力、状态和响应三类指标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从而衍生出循环动态发展的逻辑关系网。

2.熵值法

为了避免主观赋权的随机性和保证指标权重的可行性，本文采用熵值法。该法中信息熵越少，表明指

标权重越大，重要性越强，在整个指标体系中所占的比重越高。

首先，通过数据归一化处理，消除指标在量纲和正负向方面对评价结果的影响。正向指标的处理公式

为：

负向指标的处理公式为：

其中：Xij为第 i个地区指标 j的原始指标值；Xijmin、Xijmax分别为指标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Zij为指标

归一化之后的值。

其次，通过熵值法对 h项指标赋予权重，进而综合评价农村经济韧性水平，相关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Zij为第 i个地区指标 j的归一化处理结果；Pij为第 Zij个信息的不确定性；n表示研究对象数量；

Ej为指标 j的信息熵值；k 为归一化系数。最后，计算第 j项指标的信息冗余度 Dj，并得到权重 Wj，通过各

指标归一化处理结果值与权重乘积，得到各指标的经济韧性水平。相关计算公式为：

其中：Ej为指标 j的信息熵值；Dj为指标 j的熵值冗余度；Wj表示指标 j的权重；h表示指标数量；Zij

为第 i个地区指标 j的归一化处理结果；Rk为各指标的农业经济韧性水平。

3.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一种探测空间差异性并揭示背后驱动力的统计学方法
［17-18］

，通过度量空间异质性，考察

因变量与自变量的空间分布格局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一致，据此度量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度。该模型较

传统回归分析能对变量在二维空间的分布一致性进行研究，具有更加宽松的假设条件，同时避免了各种变

量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模型对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有较强的现实性和可靠性。模型公式为：

其中：h=1，2，…，；L为自变量 X 的分层；Nh 和σ
2

k分别为层 h 单元数和方差；N 和σ
2
分别为整体

的单元数和方差；q 为某自变量 X 的解释力，其值越大，说明该自变量对农业经济韧性水平的解释力度越

强。

（二）指标体系构建

结合 PSR 模型原理，农业经济韧性需要从系统面对农业经济风险的压力（P）、系统自身在受干扰时的

状态（S）以及风险下系统做出的应急响应（R）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估，以此推导得出基于 PSR 模型的农

业经济韧性作用机制，如图 1所示—。

其中，“压力”是指自然灾害与人类经济社会 活动对农业经济系统所造成的负荷，由外部环境刺激和

内部潜在风险两部分组成；“状态”指代一个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所处的状态，依据舒尔茨农业发展理论
［19］

，

农业经济韧性状态除了农业生产的自然基础外，还应包含农业科技水平、劳动力人口素质、农产品经济效



益等要素，以此表征农业生产效率和可持续发展状态；“响应”是指各类为减弱或化解农业经济风险而采

取的对策和措施，实施主体包含社会和个人两大层面，涉及财政分配、技术改进、社会治理等多个维度。

同时农业经济韧性的“压力-状态-响应”是一个不断往复的动态过程，即压力层的风险扰动给状态层带来

冲击，直接导致状态层的恶化，进而促使响应层工作，响应层的作用会同时反馈到状态层和压力层，使压

力层的影响减弱并改善状态层，甚至能将危机转化为机遇，从而实现农业经济创新发展。这一过程直接体

现了农业经济实现动态平衡的韧性目标。

根据 PSR 模型推导的逻辑思路，从压力、状态、响应三个维度筛选合适的评价指标
［20］

，具体见表 1所

列。“压力层”指标主要包含市场波动、政策调整、自然灾害等人为或自然的干扰性因素，但由于表征风

险扰动的指标数据难以概括并量化，本研究拟定性描述农业经济系统“压力”，侧重于从“状态”和“响

应”角度构建农业经济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状态层”指标选取兼顾了评价指标的全面性、科学性、代表

性和数据可获得性，从农业经济发展的自然资本状态、人力资本状态和生产资本状态三个层面出发，对标

突发环境事件次数、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农作物总受灾面积、研发人员数量等 13项评价指标。“响应层”

指标主要表现为农户与农村等多层次主体应对风险并自组织恢复的行动，反映一个地区农业经济韧性建设

的综合实力和投入力度，在指标的选取上以体现农业经济风险应对和自组织恢复能力为衡量标准，最终确

立农林水财政支出、保险机构农业赔付支出、农村自来水普及率等 12项评价指标。此外，将“状态层”和

“响应层”下的经济韧性指标权重确定为 1/2，依次对各个评价指标赋予相应权重。

表 1农业经济韧性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评 估

层
指标层

属

性
权重 指标说明

压 力

层
市场波动、宏观调控、自然灾害、农业资源生产约束等对农业经济的冲击

状 态

层

突发环境事件次数（次）- 0.0368
由于污染物排放、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等引起的突发性环境

污染事件频率，反映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灾害发生情况

研发人员数量（万人） + 0.0812 反映农业经济技术发展水平

人均受教育年限（年） + 0.0003
某一特定年龄段接受学历教育的年限总和的平均数，反映地区劳

动力人口文化素质

人口文盲率（％） — 0.0050
15 岁及以上不识字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反映地区劳动力人口素

质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
- 0.0689 反映农业生产中劳动力的投入规模

村卫生室个数（个） + 0.0173 反映农村卫生环境基础设施现有量对乡村系统的支撑能力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万

元）
+ 0.0707 反映农业生产的总产出和总效益

农业总产值（万元） + 0.0225 反映地区耕地利用的经济效益情况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万

公顷）
+ 0.0323 反映农业生产中土地要素的投入规模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0.0157 反映政府部门对第一产业基础设施固定资产的扶持力度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元）
+ 0.0355 反映农业经济产出效益在居民生活方面的贡献程度



农作物总受灾面积（千

公顷）
— 0.0652

因灾害造成农作物比正常年份减产的播种面积，反映农业受灾害

影响而造成的损失情况

水资源总量（万立方米）+ 0.0489
当地降水形成的地表和地下产水总量，反映农作物生产的基础支

撑情况

续表 1

评估层指标层
属

性
权重 指标说明

响应层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万户）
+ 0.0306

以精准掌握农业信息并及时规避自然灾害风险、降低灾害损失，

反映农业信息化水平

科学技术财政支出（万

元）
+ 0.0688 反映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财政支持力度

第一产业用电量（万千

瓦时）
+ 0.0288 反映农业电力设施水平以及智慧农业的综合效益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0.0015 反映出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水平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元）+ 0.0053 反映农村家庭实际生活消费水平

有效灌溉面积（千公顷）+ 0.0218
在一般年景下当年能够进行正常灌溉的耕地面积，反映耕地抗旱

能力

农药使用量（吨） - 0.0321 本年内实际用于农业生产的农药数量，反映生态环境的污染情况

农用化肥施用量（吨） + 0.0267 本年内实际用于农业生产的化肥数量，反映农资方面的投入规模

农业机械总动力（万千

瓦）
+ 0.0281 反映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机化水平及其农业技术装备方面的投入

第一产业固定投资占比

（％）
+ 0.0582 反映相关政府部门对第一产业基础设施固定资产的扶持力度

农林水财政支出（万元）+ 0.1252 反映农业生产发展的财政支出力度

保险机构农业赔付支出

（万元）
+ 0.0732 保险对"三农"的金融支持，反映农业保险的实际保障程度

（三）研究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安徽省 16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从不同维度对农业经济韧性水平进行综合测度，进而分析

其内在差异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所使用的截面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6 年和 2021 年各地市统计年鉴，行

政边界范围数据来自安徽省自然资源厅标准地图服务。对于部分指标个别地市年份数据的缺失，采取综合

GIS 插值法和历年数据推算求得。

四、安徽省农业经济韧性的空间差异分析

（一）农业经济韧性空间演变特征

通过熵值法对安徽省 16个地级市进行综合测算，得到安徽省各地级市农业经济韧性 2015 年和 2020 年

的平均值分别为 0.45 和 0.52（总分为 1），近年来全省农业经济韧性虽增长幅度较大，但整体水平偏低。

2015 年安徽省农业经济韧性的状态指数平均为 0.346、响应韧性为 0.104；2020 年平均状态指数为 0.376、

响应指数为 0.158。数据结果表明，安徽省农业经济韧性中的响应韧性和状态韧性均有涨幅，但响应指数

较状态指数的增长更为显著，说明近年来安徽省不断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力度，致使资金投入和农民收

入增加，并有效推进了农业科技、水利设施、农村人居环境等基础建设。积极的“响应”措施对农业经济



发展相对薄弱的“状态”现状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但相较于农业经济投入占比，现状产出成效并不显著。

进一步探究安徽省各地理片区的农业经济韧性演变特征，并对安徽省 16 个地级市的农业经济韧性水平

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见表 2所列。

表 2安徽省各地级市农业经济韧性水平综合得分

城市 2015 年 排名 2020 年 排名 城市 2015 年 排名 2020 年 排名

合肥 0.6903 2 0.8525 1 黄山 0.3184 12 0.2872 15

芜湖 0.4028 10 0.4474 9 滁州 0.5822 4 0.7409 3

蚌埠 0.4497 8 0.5486 7 阜阳 0.7251 1 0.8257 2

淮南 0.4518 7 0.3655 14 宿州 0.5661 5 0.6466 6

马鞍山 0.3169 13 0.3832 11 六安 0.5217 6 0.6987 5

淮北 0.2871 14 0.3687 12 亳州 0.6350 3 0.7109 4

铜陵 0.1804 16 0.2488 16 池州 0.2593 15 0.3679 13

安庆 0.3976 11 0.4560 8 宣城 0.4083 9 0.4394 10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农业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安徽省各地市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大

幅提升，部分地市农业经济韧性水平增幅较快，如合肥、阜阳、滁州、亳州等；部分地市涨幅较小且与排

名靠前地市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如铜陵、池州、淮北等；而黄山、淮南两市出现了农业经济韧性负增长。

通过 GIS 自然断点法，将 2020 年的农业经济韧性划分为高、较高、中、低四个等级，并推及到 2015 年的

测算结果，得到安徽省各地级市农业经济韧性的空间演变图，如图 2 所示。综合来看，安徽省农业经济韧

性的空间差异性较大。以安徽省地理、经济分区为依据，划分为皖北、皖中、皖南三类区域，分析安徽省

农业经济韧性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皖北地区主要包括宿州、淮北、蚌埠、阜阳、淮南、亳州 6个省辖市，

农业经济韧性水平较为稳定，其中，阜阳从较高度韧性跨越到高度韧性水平；亳州、宿州保持较高度韧性

水平；蚌埠和淮北分别从中度韧性和低度韧性加入到较高度韧性和中度韧性行列。整体实现了以阜阳为极

核、区域为协同的高水平空间集聚，但传统煤炭资源型城市淮南和淮北的农业经济韧性水平低于全省平均

水平。皖中地区主要包括合肥、六安、滁州、安庆 4市，该区域农业经济韧性极核发展突出，表现为合肥

市依托省会核心区位和科教资源优势，农业经济韧性水平跻身于全省地市第一；六安和滁州的农业经济韧

性等级保持不变，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安庆市近年来农业经济韧性水平在全省排序中有明显上升，但韧

性水平仍然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皖南地区包括黄山、芜湖、马鞍山、铜陵、宣城、池州 6 市，农业经济韧

性水平较低且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从区域自然禀赋和指标特征来看，皖南地区地貌类型复杂，垂直地带

性明显，尤其是黄山、池州地处皖南山区，生态脆弱性较高，农业发展受到极大限制；此外，该区域地市

体量规模偏小，农业规模经营和生产效率难以有效推进，制约了农业经济韧性的良序发展。



（二）农业经济韧性空间分异特征

为探究农业经济韧性主导因素在安徽省各地级市的水平差异，深化对农业经济韧性空间分异特征研究，

本研究选取研发人员数、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林水财政支出和保险机构农业赔

付支出 5 项高权重、代表性指标，以 2020 年为研究截面，分析各自发展水平在安徽省 16 个地级市之间的

空间差异性，具体如图 3所示。

从研发人员数量来看，合肥、亳州和池州 3 市的指标水平相对领先，而芜湖、宿州、黄山表现为区域

低值，研发人员储备不足、人力资本薄弱，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该区域农业科技创新效率的提升。

将各地市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比重和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安庆、宿州和六安 3

市呈现出农业从业者的高水平集聚，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指标水平在安徽省内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一方面说

明安徽省农业现代化发展质量整体偏低，农业生产更多依赖于家庭式小规模分散种养殖；另一方面说明安

庆、宿州、六安等市的农业规模化、集约化以及生产效率偏低，分布散、规模小的产业现状使得耕地面积

的破碎化也相对严重。此外，在省域层面，阜阳市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和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两项指标之

间呈现负相关性特征，说明阜阳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转移至第二、第三产业，农业转移人口较多，农

业产业规模化、现代化建设稳步推进，土地经营规模扩大，劳动生产效率相对较高。从农林水财政支出来

看，除六安市高值外，其他地市的指标水平都较为平均，说明六安市政府近年来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持力



度较大，有效带动了区域现代农业发展效率。而淮北、铜陵、马鞍山、池州、黄山等市的农林水财政支出

少，对应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也均处于省域较低水平，说明两类指标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当地政府应综

合考虑本区域资源潜力和农业产业特色，适度提高农林水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农业保险具有防范农

业生产风险的重要作用，能够有效减轻农业灾害对第一产业产出的负面影响
［21］

。

比较安徽省各地市农业保险赔付情况，发现宿州、黄山、芜湖等市保险赔付支出较少，亳州、池州、

合肥、阜阳等市保险赔付支出较高，说明安徽省农业保险实施深度较高但保险密度偏低，部分地市农业保

险灾前风险防范和灾后损失补偿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总体来说，安徽省各地级市之间的农业发展基础和水平差异较大，制约农业经济韧性建设的薄弱项各

有不同。如合肥、芜湖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由于农业收入低、成本高，农业受重视度普遍较低，再加

上农业从业人员的大量流失，农业可持续发展存在较大的挑战；而像黄山、池州、铜陵等受地形地貌和资

源约束的地区，生态敏感性和脆弱性较高，极大限制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经济韧性水平的提升，区域

内各指标水平均呈现低值分布。除此之外，省域范围内也出现了农业经济韧性发展个体特征显著的地市类

型，如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占据优势的合肥市，政府涉农财政支持力度最大的六安市以及农业现代化发展初

具规模效应的阜阳市等。各类指标空间差异性较大，也同样反映出安徽省多样化的韧性空间特征信息。

（三）农业经济韧性短板要素分析

利用 2020 年截面数据，提取各地市农业经济韧性响应层的 12 项指标，测算标准化后的 16 个地级市平

均值，绘制安徽省农业经济韧性要素构成雷达图，如图 4 所示。其中，农林水财政支出、科学技术财政支

出、第一产业固定投资和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占比是安徽省农业经济韧性的短板要素，数值分别为 0.11、

0.13、0.27 和 0.29。农林水财政支出和第一产业固定投资占比都受制于农业经济发展的外部资金支持，包

括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装备保障升级等，但安徽省第一产业固定投资占比仅为 0.03%、农林水财政平

均支出为 1034912 万元，农业资金投入不足致使生产资本相对欠缺，在面对市场经济扰动、宏观政策调控

等冲击时，乡村地区缺乏抵御外界经济压力的调控资本，风险系数较高。安徽省 16 个地级市科学技术财政

平均支出为 214821 万元，农业技术研发投入的限制导致了农业生产在设施装备、设施专用品种和环境管理

调控等方面与发达省份之间存在差距，制约了安徽省农业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转型升级。互联网宽带接入用

户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业信息化水平，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加快农业信息化进程和完善农业信息网

络系统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必经之路，也是保护农业生产、维护农业经济韧性水平的重要举措。

整体而言，安徽省农业经济韧性短板要素主要集中于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建设领域。一方面，政府层

面的精细化政策引导和规划还不够完善，涉及的财政支持、平台建设等需要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农业



生产硬件和软件技术发展较为滞后，而乡村振兴“造血式”的提升需要市场机制的介入，以扩大社会主体

固定投资并激发更多内生动力来解决农业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

五、安徽省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探测因子构建

利用地理探测器因子探测模块，比较分析安徽省 2015 年和 2020 年农业经济韧性空间分异格局的影响

因素。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综合考虑安徽省 16 个地级市经济韧性指标水平差异，遵循数据的科学性和可操

作性原则，选取了 6个代表性指标作为地理探测器分析的探测因子，具体见表 3所列。农业经济规模（X1）

反映地区农业资源投入与经济产出配比合理性，是生产力之于农业经济韧性的直接体现，指标选农林牧渔

业总产值
［22-23］

；生产要素投入（X2）主要指土地和劳动的状态积累，以有效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指标选

取农业机械总动力
［24］

；农田基础设施建设（X3）的改善能有效提升农业经济效益、减少劳动资源投入，考

虑基础设施的建设主体和前提，指标选取第一产业基础设施固定投资占比
［25］

；政府支持力度（X4）是农业

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财政支农资金较多的地市能够率先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指标选取农林水财政支

出
［26］

；地区市场环境（X5）是政府宏观调控外的市场需求吸引，能够发挥正向效应以扩大农业生产经营收

益，指标选取农村居民消费支出
［27］

；科技创新能力（X6）指代新一代信息技术向传统农业赋能的技术成果，

能够有效提高农业综合生产效率，实现农业节本增效和节约增收，指标选取科学技术财政支出
［28］

。因数据

获取限制，生态环境限制要素暂不考虑。在测算前，对连续性探测因子进行自然断点法分类，将其离散化

为 5类。

表 3主要探测因子

序号 变量 解释变量 变量类型

X1 农业经济规模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万元） 连续变量

X2 生产要素投入 农业机械总动力（万千瓦） 连续变量

X3 基础设施建设 第一产业固定投资占比（％） 连续变量

X4 政府支持力度 农林水财政支出（万元） 连续变量

X5 地区市场环境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元） 连续变量

X6 科技创新能力 科学技术财政支出（万元） 连续变量

（二）探测结果分析

通过分析单个影响因素对农业经济韧性水平的解释力，得出影响力 q值，探测结果见表 4所列。

表 4农业经济韧性影响要素的地理探测结果

序号 影响因素
安徽省 皖北 皖中 皖南

2015 年 2020 年 2015 年 2020 年 2015 年 2020 年 2015 年 2020 年

X1 农业经济规模 0.1332 0.2567 0.0690 0.7556 0.3415 0.7457 0.3345 0.7522

X2 生产要素投入 0.2538 0.2609 0.2916 0.8623 0.7357 0.9996 0.5054 0.4679

X3 基础设施建设 0.2638 0.4314 0.9953 0.9449 0.8826 0.4839 0.2302 0.2201

X4 政府支持力度 0.3543 0.1170 0.7128 0.8623 0.6569 0.6338 0.5309 0.5596

X5 地区市场环境 0.3522 0.1170 0.9727 0.8623 0.8769 0.6338 0.4479 0.5596

X6 科技创新能力 0.3543 0.1848 0.7128 0.8658 0.6569 0.9513 0.5309 0.2821

农业经济韧性的区域差异由多因子共同作用并且呈现出阶段性的差异特征。通过 2015 年和 2020 年各



影响因素的 q值求和，发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创新能力对省域和各片区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最为显

著，是提升区域韧性水平的公共因子。上述两类影响因素决定了地区农业生产的技术效率，说明安徽省建

构农业经济韧性的关键在于提升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此外，农业经济规模、生产要素投入、政府支持力

度等影响因素，对农业经济韧性解释的空间差异较大，说明不同片区在农业基础和农业政策导向上差异较

大。其中，皖北地区具有“现代大农业”发展地利条件，探测结果显示，基础设施建设、地区市场环境和

科技创新能力是影响其韧性水平空间差异的重要因子；皖中地区占据全省的区位和科技研发优势，生产要

素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地区市场环境和科技创新能力对该地区农业经济韧性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皖南地区具备生态文化特色资源，政府支持力度、科技创新能力和农业经济规模是决定韧性水平高低的重

要因子，受地形限制，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显著的优势。

从时间维度来看，皖北地区农业经济韧性的差异影响因子呈现出“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为

主导的阶段性特征，说明持续推动规模化经营是皖北地区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虽然该指标 2020 年的影响

力度较 2015 年有一定下滑，但始终是影响该地区农业经济韧性的关键；皖中地区农业经济韧性的差异影响

因子呈现出“地区市场环境—生产要素投入”为主导的阶段性特征，说明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和产出水平

是该地区农业发展的重要一环，通过 2015 年和 2020 年的 q 值对比，发现科技创新的影响作用变化最大，

该地区近年来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融合发展加快，农业科技水平成为仅次于生产要素投

入的重要影响因素；皖南地区农业经济韧性的差异影响因子呈现出“政府支持力度、科技创新能力—农业

经济规模”为主导的阶段性特征，由于耕地面积的限制，农业发展基础薄弱，政府支持力度是该地区最为

深远的影响因素，而农业科技创新水平是资源制约下推进农业精细化、高端化耕种的前提，另外，农业经

济规模在 2015—2020 年呈现的解释力度显著增强，成为影响该地区韧性差异的核心因素，说明加快推进生

态特色农业和乡土特色产业是皖南地区实现农业经济规模效益的关键。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探究了安徽省 16个地级市 2015 年和 2020 年的农业经济韧性水平及其要素构成，对其空间差异进

行系统性分析，并通过地理探测器识别了其空间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主要研究结论如下：①2015—2020

年安徽省乃至各地市的农业经济韧性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其中以阜阳市和合肥市的农业经济韧性水平最

高，表现出皖北、皖中地区农业经济韧性高于皖南地区的典型特征；②自 2015 年以来，农业经济韧性的空

间差异性趋势加剧，区域发展不均衡显著，造成这种差异的影响因子较安徽省各片区发展情况各有侧重，

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创新能力是影响全省综合农业经济韧性差异的首要因素。

（二）政策建议

为进一步提升安徽省农业经济韧性水平，缩小市际间的韧性空间差异，促进整体农业经济稳定健康发

展，综合实证分析结果，建议在以下方面做出政策响应：①针对市际农业经济韧性的空间异质性，统筹省

域农业经济韧性协调发展，优化农业产业空间布局。皖北的乡村区域应当依托广袤的耕地面积，加快培育

提升规模化循环的全产业链，优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集中力量建设粮食生产

核心区；皖中地区的乡村区域应当加快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步伐，依托科技研

发、区位优势等，加快培育并打造精准农业、生物农业、智能农业和都市农业全产业链，着力实现高效农

业发展模式；皖南区域应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要求，集中精力发展生态特色农业，同时加强政

府引导和扶持力度，拓展农业产业链条，包括发展精细化综合加工、搭建体系化物流网络、开展品牌化市

场营销以促进农业信息化转型升级等。②针对农业经济韧性内生发展动力，首先，加大政府主体对于农业



经济发展的政策扶持力度，尤其是稳固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完善农业受灾补贴机制，只有稳定可持

续的政策供给才能为区域农业生产提供基础保障。其次，农业领域的财政支出是国家支持农业经济韧性发

展的主要途径，为进一步提升安徽省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应当着重加大农业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规模和

农业科研资金的投入占比，以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并切实保障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通过建

立农业科技支撑“三农”发展基金，探索税收优惠、政府研发后补贴、贷款贴息等多种形式的投入方式，

确保农业创新科技的研发和推广。再次，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尤其是在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动物防疫、

集中育秧、统一供种等农民亟需但收益相对较低的生产服务性环节，围绕购买服务内容、承接服务主体机

制、购买服务程序、服务绩效评价和监督管理机制等内容，逐步构建起多层次、多形式、多元化的农业公

益性服务机制，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整体水平和效率。最后，构建需求导向型的农业科技创新支撑体系。

韧性差异主要影响因素反映出安徽省在农业产业化、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上的薄弱项，三者协同的关键在

于衔接农业技术研发与农业产业需求，通过搭建国家层面涉农科技信息供需服务平台、建设全链条农业科

技成果转化的服务体系、提高农业科技服务质量和强化农业监测预警管理等，提升农业科技产出与产业现

实需求的匹配度，加快农业经济要素集聚以辐射带动全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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